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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正先生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眼
前，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
昨天。

熟悉安家正先生，是很久以前的
事情了。那时，我经常在《烟台日报》
上看到先生的长篇大作，心中充满着
敬重之情。

跨世纪之初，我将自己
多年的心血之作汇集成册，
准备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
《胶东风流》。我的领导建议
我找名家写一个序，并向先
生介绍了我。安家正先生没
有推辞，百忙中为我写来了
热情洋溢的序言。我身处基
层，深知自己的许多作品都
是应景之作，但安家正先生
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由于先生的鼓励，我业
余时间沉浸在栖霞历史文化
的探索研究中。后来，我出
版了《栖霞风物》一书，托人
赠送给安家正先生斧正。先
生又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书
评，称“栖霞无疑是胶东半岛

‘人文积累’极其丰厚的县
市，其学术渊源绵长而宏大，
尤其在文字学、训诂学领域，
经学大师比肩而立，有许多
巨著。现在有了《栖霞风
物》，又堪称是‘地域文化’的
鸿篇巨制，是很值得庆幸的
事。”实话实说，这样的评价，
我真是受之有愧，但先生却
不为功利，全力唱扬，在许多
文章中宣传栖霞，宣传栖霞
人。我曾经先后在《烟台社
会科学》等多种报刊上看到
先生撰写的文稿中写到我的
大名，写到栖霞的文化传承。

2007 年春节后，听说先生生病
住院，我前往烟台山医院看望了先
生。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先生，
但先生乐观的神态，却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2008年的四五月间，我再次结伴
到安家正先生的家中拜见他。记得
那天阳光明媚，先生在他不太宽敞的
住所里，坐在轮椅上，与我们侃侃而

谈。历史、现实、文化、人生……不知
不觉间，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看到他的著作等身，看到他书桌上摆
放的正在创作的书稿，真不敢相信他
是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当时我就
想：先生历经坎坷，依然不坠青云之
志。即使退休之后，身体欠佳，仍积

极投身社会，不计名利，著
书立说，奖掖后辈，发挥余
热。正如先生自己在《近盲
集》序言中所言：“在中国，
如果以磨损的笔尖，消耗的
纸张，用去的墨水来推举劳
动模范，我当之无愧地名列
前茅。”

由于基层工作身不由
己，我与先生多是电话联
系。先生几次来栖霞，总是
先打电话告诉我。交流沟通
中，不断勉励我要不计名利，
多为国家和社会作奉献。在
先生的教诲和激励下，我克
服困难，业余时间坚持潜心
栖霞文史研究，先后出版了
《神仙丘处机》等一系列著
作。先生又用如椽大笔为我
的新书写下了高评。

与安家正先生的交往
中，我发现先生没有丝毫的
功利之心，始终是厚道的长
者对晚辈的关怀、支持和培
养。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
忘的。安家正先生不但在造
势上扶助我们这些年轻人，
而且自己每有新作问世，都
打电话告知，馈赠我收藏。
每每让我感动之余，有些许
羞愧。我常常自问：我应该
用怎样的成果报答先生的厚
爱呢？

惊闻安家正先生去世的
噩耗，我痛彻心扉。我与文友一行3
人驱车赶往威海文登区殡仪馆，打算
送安家正先生最后一程，由于时间差
错，没有见安先生最后一面，深感遗
憾，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厚德为
人，先生的学术精神，已经永远留存在
我们的心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先生的精神将
像火炬一样燃烧并传递下去！

很早就想写一写有关我四爷爷
的故事，但苦于少小离家，思绪时续
时断，一直没有动笔。时至今日才
重拾记忆，写下四爷爷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我总是看到四爷爷出
门拄着一副双拐，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十分吃力的样子。如果碰上他
要出远门或者到县城赶集办事，一
定是我四奶奶或是姑姑叔叔们，用
一辆军绿色三轮车推着他前行。他
乘坐的轮椅边上，总是放着那副用
以替他支撑身体的木制拐杖。

四爷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
物。儿时，我是听着四爷爷的英雄
故事长大的，也是受四爷爷的影响
参军入伍的。在四爷爷的影响下，
我们康氏家族、他的子侄孙辈及重
孙辈，先后有十几人参军入伍，有的
还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国家干部。

及至年龄稍大，渐渐明白了事
理，我才知道了四爷爷参军、负伤的
一些经历。过去听大人们说，在那
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不满
15岁的四爷爷毅然瞒着家人当了
兵、参了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
了八路军鲁南纵队的一名战士。

听四爷爷说，他刚参军的时候，
部队首长觉得他年小体弱，个头矮，
扛不动比他还要高许多的钢枪，便
将他分到连部当通信员。但生性要
强的四爷爷，每次看到部队冲锋的
时候，吹拐子号（军号的俗称）的司
号兵挺威风，便天天缠着连长和指
导员，执意要当一名司号兵。见他
态度真诚坚决，陈连长和孔指导员
一合计，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此
后，四爷爷便成了一名威风凛凛的
司号兵。

“在那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
参军当上了司号兵。司号兵也叫
司号员，是负责吹军号的，也叫号
兵……”以前在老家，四爷爷曾不
止一次地应邀到中小学校、部队和
机关厂矿，为人们讲传统、作报告，
讲他年轻时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打
敌人的战斗故事。

听四爷爷说，那时部队通信手
段十分简单，军号是主要的通信联
络工具，也是一件特殊武器。每到
冲锋时，司号兵总是第一个跃出战
壕，吹响冲锋号。讲到高兴处，四爷
爷眉飞色舞，满脸自豪的样子。

“在战斗中，司号兵和指挥员、
轻重机枪手一样，都是敌人的重点
狙击目标，危险性极大，牺牲率也很
高。司号兵也叫司号员，尽管与司
令员一字之差，职务不一，但职责是
一样的，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
四爷爷不无自豪地补充说。

刚被分到团部练吹号时，四爷
爷心中乐开了花。可是，学吹号并
非他想象得那么轻松，枯燥单调不
说，难度还挺大，特别是四爷爷没有
上过几天学，学习吹号难度尤其
大。“要想把几十个号谱背得滚瓜烂
熟，得天天苦练才行……”四爷爷回
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放亮，队伍
还没有起来，他就早早起来，跑到营
外高处，气沉丹田，鼓着腮帮子，反
复练“拔音”。

四爷爷的军旅生涯是从那嘹亮
的军号声中开始的，也是在嘹亮的
军号声中结束的。那是1947年冬，
苏家崮战斗打响了。四爷爷奉命随
部队前往敌方前沿阵地，遭遇敌军
的顽强抵抗和猛烈反击。为占领有

利地形夺取胜利，陈连长命令四爷
爷吹响冲锋号。四爷爷冒着枪林弹
雨，勇敢地爬到高处，对着敌阵昂首
挺胸地吹响了冲锋号。

“嘀嘀嗒，嘀嘀嗒，嘀嘀……”
那铿锵有力的军号声，穿过炮声隆
隆的阵地，指引着我军进攻的方
向。枪如林弹如雨，一些人倒下
了，一些人又前仆后继，势不可挡，
排山倒海！

突然间，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啸
着朝四爷爷吹号的地方猛烈地袭
来，四爷爷躲闪不及，被炮弹的冲
击波掀翻在地。“小康，小康，你快
醒醒！”战友们一边呼喊着昏迷不
醒的四爷爷，一边将浑身是血的他
转送到后方战地医院，接受进一步
的治疗。

原来，在我四爷爷吹响军号的
当口，敌人的枪炮弹循着军号声袭
来，一块弹片从四爷爷的左腿大腿
部位贯穿，造成他左腿股骨粉碎性
骨折。苦于那时的医疗条件，也为
了保住那一条腿，四爷爷选择了保
守治疗。就这样，那块弹片永久地
留在了他的左腿里。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国家为革
命功臣落实了优抚政策。我的四爷
爷被评为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国家
还为他专门配备了一辆军绿色三轮
车和一副木制拐杖，帮他解决日常
出行不便的问题。这辆三轮车和木
制拐杖，伴随四爷爷走完了他那光
辉的一生。

夜已阑，人无眠。我仿佛看到
了那个高大威武、一身戎装的四爷
爷，正站在山冈上，勇敢地吹响了冲
锋号。

我的四爷爷是司号兵我的四爷爷是司号兵
□康勤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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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了
纷纷扬扬
婀娜多姿
舞动着
季节的回响

你是人间精灵
冬的使者
美丽着大地
如繁星点点
闪耀着纯洁的光

你的登场
清新 悠扬 韵香
你涤荡了尘埃
刷新了过往
灵魂健康清赏

你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万物内心深处
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那是你的本分

你的降临
宣示着
一个新的开端
那是对“春”的期盼
只有储备好更大的能量
才能有春天的繁花似锦
百花争艳
那是你的使命

你起舞奔赴
走在田间地头
麦苗欢呼
那是丰年的瑞兆

角角落落
雪香氤氲
大地悠悠
山海荡荡
征途漫漫
你永远都在前行的路上

大雪无痕
落地无声胜有声
人间仙境
醉美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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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随着
时序的脚步，穿
过桃花林，越过
荷花湖，走过菊
花丛，今夕，与小
雪有约，披上暖
衣，站在孤色苍茫
的天地间，等待小

雨开花的时刻。
小雪盈盈而来，像

衣袂飘飘的仙女轻轻降
落人间，落在你的掌心，禁不

住轻轻叫一声：“哦，小雪。”仿
佛邻家那个叫小雪的女孩，听
到你的呼唤，立刻跳着婀娜多
姿的舞蹈飞奔而来。回头一
看，立冬像个顽皮的男孩，玩
得灰头土脸，看见袅娜温婉
的小雪，赶紧躲回家去修
整自己的形象。

然而，节令的“小
雪”，和气象学意义上
的小雪却没有必然关
联，更与叫“小雪”的
女孩或仙女没有关
系。小雪节气反映的
是气候特征，此时阳气

上升，阴气下降，天地像
赌气的夫妻背对着背不
通音讯了，万物因他们的
背离而失去生机，天地闭
塞而转入严冬。东北飞
雪漫天，江南开始进入湿
冷时段，江北“气寒而将雪

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雪还未
盛，雨凝先为霰，霰成微粒，飞扬弥漫
成为小雪。

天苍苍，野茫茫，小雨开成小雪花
的时候，彩虹收起画夹，不再用七彩的
染料在天空画虹桥，回到工作室潜心
学习作画技术去了。“小雪到来天渐
寒”，天空忽然低了许多，阴阳背离，天
地不交，万物不胜寒凉，开始进入抵御
寒冷的时节。

“小雪不耕地，大雪不行船。”因为
“小雪地封严”，东
北已经地冻三寸，
胶东的土地开始硬
起来，之后大小江
河陆续封冻。

小雪储白菜。
萝卜在立冬时就已
经钻进挖好的菜窖
里了，小雪节气时，
大白菜也被拔起来，一颗颗放进深挖
约一米半的菜窖里，上面用玉米秸或
厚厚的苹果叶覆上，再盖上泥土。一
个冬天，萝卜和白菜是农家餐桌上的
主菜。白菜不能放在露天里冻，零下
的温度会把它冻烂，所以农人吃白菜
时，推着小车，去山里菜窖抠出一筐，
放在厨房，吃完了再去菜窖抠。白菜
是最接地气的菜，人人都熟知，吃法依
照自己的口味，十八般武艺炒、煮、炖、
炸、拌，怎么做都是养人的美食。

白菜，谐音“百财”，寓意财源滚
滚，同时它的菜叶是青色，菜帮为白
色，象征清清白白，故成为文人画家们

绘画的一个题材；古玩玉石雕刻也多
以白菜为主题，其谐音为“遇百财”，又
叫“横财就手”，所以玉白菜作为工艺
品，成为收藏、馈赠的佳品。

齐白石一生以“通身蔬笋气”为
荣，画了无数幅水墨白菜。他视白菜
为“菜王”，在《白菜》上题诗：“不独老
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他将白
菜叶子肥大、嫩白、翠绿的特点用水墨
的浓淡突显出来，把白菜的新鲜活泼、
生机盎然和俗世生活的温情与暖意画

了出来。齐白石爱
大白菜，晚年还有
个趣事。他拿着一
张白菜画去换菜农
的真白菜，本以为
是一段文人佳话，
谁知被卖菜汉子一
顿咆哮：“倒想得
美，拿一张画的假

白菜换我一车白菜！”齐老只得自嘲一
句：“嗨！真是有辱斯文！”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小雪后适
合腌菜，萝卜、芥菜、霜打后的茄子，都
要腌进坛坛罐罐里了。东北腌酸菜，
南方腌雪里蕻和辣椒，胶东腌萝卜、芥
菜、茄子等，咸菜会成为冬天和春天餐
桌上的一股清流，是烟火人家清香温
暖日子的无穷回味。

山中，枯叶被风吹得打旋旋，在堤
堰上堆成团。柿子树叶最早落尽，枝
梢头高悬的几个残留的红柿子像小灯
笼一样耀眼，却很少有鸟雀来光顾它
们。冬小麦已经出苗，纤纤细细，却绿

得耀眼，给单调的冬天一汪盈盈的青
绿。庄稼地里基本没什么活了，男人
上山给果树施肥、剪除枯枝、病虫枝
等，做一些冬季管理的活计。以前整
个冬天人们都要去山里拾草过冬，茅
草、柴草网包背、小车推；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拾草赶锅底，八九十年代砍
柴攒成垛，以图每晚有个热烘烘的土
炕；如今几乎家家都装了暖气，拾草的
人少了，土暖气、电热炕和空调可以让
人们舒服地过一个暖冬。

窗前落玉时，红炉送暖来。城里
的上班族照常上班，村里的女人们喜
欢串门子，围着热炕头盖一床小被，一
边做手里的活，一边拉家常，谁家的男
人勤快、苹果管理得好，谁家女人外出
打工出事故了，谁家的酒鬼昨晚哈
（喝）醉滚到沟里了，谁家的孩子给他
妈妈在城市买了楼房……张家长李家
短，以前说来说去绕不开村里那点事，
如今除了村事，放一段搞笑的抖音，嘻
嘻哈哈震得屋里一团和气。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
枝。”骚人不胜风雅事，听雪落竹煮雪
茶。赏雪斗诗，遇雪开筵，雪后负暄，
相谈甚欢。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小雪轻寒来造访，祝福暖意在流
淌。纵然生活需要诗和远方，但也需要
拥抱俗世的温暖，珍惜红尘里的烟火人
情。小雪后负暄，是为了寻找一团暖来
疼自己，爱世人。人生如蚁，也可如天
使的美。即便生活一地鸡毛，不妨把它
串成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顺手拿起一
抖，五颜六色的羽毛轻舞飞扬。

小雪帖小雪帖
□北芳

经
济
普
查
员
之
歌

经
济
普
查
员
之
歌

经
济
普
查
员
之
歌

□□
蔡
同
伟

蔡
同
伟

戴
上
工
作
证

戴
上
工
作
证

神
圣
的
使
命
肩
上
担

神
圣
的
使
命
肩
上
担

提
起
资
料
包

提
起
资
料
包

庄
严
的
责
任
铆
心
间

庄
严
的
责
任
铆
心
间

脸
上
写
满
和
善

脸
上
写
满
和
善

自
信
自
信

步
伐
迈
得
从
容

步
伐
迈
得
从
容

稳
健
稳
健

走
向
工
商
业
户
中
间

走
向
工
商
业
户
中
间

走
向
经
济
普
查
第
一
线

走
向
经
济
普
查
第
一
线

我
们
是
光
荣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我
们
是
光
荣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工
厂
工
厂

超
市
超
市

饭
店
饭
店

我
们
把
经
营
状
况
仔
细
查
看

我
们
把
经
营
状
况
仔
细
查
看

园
区
园
区

楼
宇
楼
宇

网
点
网
点

我
们
同
普
查
对
象
促
膝
交
谈

我
们
同
普
查
对
象
促
膝
交
谈

大
街
小
巷

大
街
小
巷

匆
忙
着
我
们
查
访
的
脚
板

匆
忙
着
我
们
查
访
的
脚
板

楼
上
楼
下

楼
上
楼
下

流
淌
着
我
们
普
查
的
热
汗
…
…

流
淌
着
我
们
普
查
的
热
汗
…
…

我
们
是
辛
勤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我
们
是
辛
勤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不
怕
磨
破
嘴
皮

不
怕
磨
破
嘴
皮

不
管
腿
疼
腰
酸

不
管
腿
疼
腰
酸

为
了
每
个
业
户
都
能
登
记

为
了
每
个
业
户
都
能
登
记

我
们
登
门
反
复
宣
传

我
们
登
门
反
复
宣
传

为
了
每
个
数
据
准
确
无
误

为
了
每
个
数
据
准
确
无
误

我
们
挑
灯
认
真
核
算

我
们
挑
灯
认
真
核
算

经
济
家
底

经
济
家
底

我
们
一
一
把
脉

我
们
一
一
把
脉

如
实
填
报
在
案
…
…

如
实
填
报
在
案
…
…

我
们
是
尽
职
尽
责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我
们
是
尽
职
尽
责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一
串
串
详
实
的
数
据

一
串
串
详
实
的
数
据

凝
聚
着
我
们
的
苦
辣
酸
甜

凝
聚
着
我
们
的
苦
辣
酸
甜

一
叠
叠
清
晰
的
报
表

一
叠
叠
清
晰
的
报
表

是
我
们
交
出
的
合
格
答
卷

是
我
们
交
出
的
合
格
答
卷

能
为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巨
著
添
一
个
标
点

能
为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巨
著
添
一
个
标
点

我
们
此
生
无
悔
无
憾

我
们
此
生
无
悔
无
憾

能
为
中
国
梦
的
蓝
图
涂
一
抹
色
彩

能
为
中
国
梦
的
蓝
图
涂
一
抹
色
彩

我
们
的
心
情
阳
光
灿
烂

我
们
的
心
情
阳
光
灿
烂

我
们
是
自
豪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我
们
是
自
豪
的
经
济
普
查
员

菊菊花花（（外一首外一首））

□刘吉训

易安居士
收起折扇
轻轻一声叹息
便亮出了
繁体的花瓣
金黄的词牌
莫说季节已经衰败
落叶随弦声飘远
你苦苦的心
再作最后一次开放吧
等待沐浴的人
就会睁开盲眼

石榴园石榴园

冬日
漫步在石榴园
不知不觉中
仿佛自己也是
一棵石榴树
排在队列中
一样落尽叶子
一样采去了果子
一样伸展有力的枝丫
向着湛蓝的天空
撒开了一张
捕获春天的大网
此刻 大地深处
不时传来
根在拉网的吼声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